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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木正三在车厢里咬牙切齿
501高地一带的攻坚战打得极为艰苦，

日军增援逆袭，阵地几失几得。一场恶仗
直打到午后，高地才被中国军队完全占领。

高地失守的消息传来，荒木正三狂
怒不已，整个指挥部里响彻着他的咆哮
声。几名忠心耿耿的佐官深知情势严峻，
力劝他先行撤离战区，却几乎被他拔刀劈
死。撕碎了军事地图以后，荒木正三大踏
步走出掩体，举起望远镜观望阵地。

视野中硝烟密布的战线像一条不规
则的分界尺，把两群同样穿着土黄色制
服的军人隔在了对立区域。用枪炮，刺
刀，乃至拳头牙齿，他们彼此搏杀彼此争
斗，哪怕前进一寸距离，都是以鲜血和生
命作为代价。针对大规模的反冲锋，许
多占据了地理优势的中方士兵开始破坏
坡地上的输油管道以及储油设施，石油
漫山遍野倾泻而下，再引发火头，一片赤
地中放眼皆是日军在惨嚎挣扎。

荒木正三完全被自己所见的这一幕
惊呆了。在他的概念里，支那人从来都
是懦弱、落后、愚昧、劣等的化身。甲午
战争之中，那些结着长辫的人在全世界
的注视下，已经近乎完美地诠释了什么
叫做丧权辱国。如果说百年后这个国家
的国民忽然就有了抗争的勇气，荒木正
三宁愿相信那不过是狗急跳墙。

然而他现在看到的，却是一群獠牙
森然的狼。只有真正的食肉动物才会展
现出那样的杀意，他们并不在乎你死我
活的过程，要的只是斩尽杀绝的结果。
此时此刻敌方指挥官高明的战略战术已
经生效，这些成建制的杀戮者正化作最
沉重的那颗砝码，让胜负天平彻底倾斜。

防线在退却，大和民族最英勇的士
兵在退却，荒木正三的脚步也在退却。

对于最高阵地长官来说，需要勇气的决
断往往不是前进，而是撤退。就在荒木
正三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另
一支联队在收缩防线过程中遭遇小股敌
军突袭，其独立辎重部队损失惨重，大队
长小野光吉当场阵亡。

作为陆军大学曾经的校友，荒木跟
小野在军中的私交还是相当不错的，这
会儿听到他的死讯，禁不住一阵茫然。
转眼间，又瞧见身边将官一个个面如死
灰，沉默许久后，原以为永远也不可能下
达的命令已从牙缝中挤出：“全线后撤！”

登上装甲车的荒木正三并没有急于撤
离战区，在副官的指引下，他去到小野光吉
殉国的地点，默立良久，这才吩咐上路。驰
离这片硝烟未散的建筑区时，他远远看见
一名己方士兵靠坐在焦黑的断墙下，捂着
血流如注的腰肋，在附近没有医护兵没有
救助甚至没有同伴的情况下，他年轻的脸
庞上满是木然，仿佛生来就该在这个陌
生国度的这片战场受到这么一场劫难。

“有一部分士兵自愿留下来断后，大
队脱离战区需要时间。”看到荒木正三难
看起来的脸色，副官连忙解释。

像是在证明他的说法，又一名士兵
从废墟中走出，替之前那人包扎起伤
口。见到车队加速离开时，他们都转过
头来，默默地望着这个方向。

没有表情，也没有任何反应。
“新 38师……”荒木正三在车厢里

咬牙切齿，也不知是为自己的败绩，还是
为那些士兵未卜的命运。

与此同时，建筑区另一端倾颓的废墟
里，同样有个中国老兵在为自己的同胞裹
伤。不同的是后者全身都披浴着血色，连
一身军服都已经被火烧得满是孔洞疮痍。

像是裹粽子一样两道三道草草完

事，那矮小的老兵很快将同胞背了起来，
一个人两条枪的分量让他龇牙咧嘴。

逐渐稀疏的枪炮声，再也掩盖不了
东北方一阵巨大沸腾的欢呼。苦熬了三
天，在战报中宣称已断水断粮、再无救援
就要全体投降的英缅军第 1师，终于盼
来了解脱时刻。歼灭残敌后，113团首
先将被围的英车、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
500余人解救出险境，并把夺回的100多
辆辎重汽车交还英方。接着英缅军第1
师的步兵、骑兵、炮兵、战车队等7000余
人和1000多匹马，都在中国军队的安全
掩护下，从左翼向平墙河北岸退出。

这一刻“中国万岁”的口号是如此惊
天动地，面对救兵，热泪盈眶的英国人似
乎已经全然忘了，世界上第一个喊出“东
亚病夫”称号的，正是他们自己。

赵平原又一次从昏睡中醒来时被
告知，已经随同其他伤员一起，由先遣营
转移到了伊洛瓦底江畔的卡萨。这一路
上，过量失血让他的脑袋始终处在昏昏
沉沉的状态，还能清晰记得的，唯有一串
不连贯的画面：尘土飞扬的路途，摇晃的
枪杆，一双双抬担架的臂膀，还有着长龙
一样的火轮车。

战地医院才改建完不久，实际上就
是一排当地居民遗弃的平房，被再简单
不过地打通、清理、摆满床位。从其他伤
兵口中，赵平原得知这块无可避免透着
简陋的地方，是专门为了 113团
而设的。

东州市黑恶势力泛滥猖獗，欺行霸市，无
恶不作。身心受到极度摧残的冷滟秋终于得
到三和公司女老板洪芳的赏识，而准备在商界
大展拳脚时，以皮天磊和张朋为首的黑恶势力

却以暴力打压等手段排挤、迫害竞争者……势单力孤的冷
滟秋将如何面对身不由己、凶险叵测的人生？

有一条路叫做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到缅甸仰光港，连通印度洋。六十多
年前，日寇入侵缅甸南部，准备截断这条国际救援物资入华的最后通道，完成
对中国外围的全面封锁。维系四万万中国人存亡的生命线危在旦夕，一支远
征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踏出国门。他们当中有曾经的土匪，有未竟学业的学生，
有饭馆老板、神棍和屠户。就是这么一群或朴实或怯弱或蛮横或油滑的男人，
在那个年代的那片土地上，以生命点燃了铁与火的不屈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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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公安局长也让人耍
一开始她还担任着

派出所所长，后来嫌这
碗饭不好吃，辞职不干
了，开了一家保健品公
司。当时吴江华带人包
围了马雪丽的保健品公
司，在那间装修豪华的
办公室里，马雪丽跟张朋
就伙着给吴江华演了这
么一出，生性冲动的吴江
华果然被他们激怒，当场
拔了枪，一颗子弹出去，
差点就击中马雪丽。后
来为这颗子弹，张朋大做
文章，还请来了中央媒体的记者。幸亏开枪者是吴江
华，换了别人，怕是上面保都保不住。而那起案件最终
也不了了之，马雪丽的保健品公司现在照样开得红火，
据说最近她正在热销什么洗脚盆，这个产品还拿到了科
技部的荣誉证书。

世界是个万花筒，你认为它有多怪，它就有多怪。
“对不起张董，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案件，小米汤涉嫌聚

众滋事，对他人形成重伤害，需要配合调查。”“重伤害？”张
朋猛地掉头，盯住小米汤：“你个龟儿子，说，什么时候伤害
了别人？”“我没有啊，我哪敢伤害什么别人，首长，你搞错了
吧？”小米汤哭叫起来。“搞没搞错我也不知道，等一会，让办
案人员跟你说。”高安河一脸正色。

这时候，进来两个警察，想将小米汤带走。张朋猛地站
起：“高局，这样做不够意思吧，人我是给你带来了，至少也
得让我明白，他犯了哪一条？”

张朋的话还没落地，桌头上的电话响了，高安河接起电
话，喂了一声。打电话的是负责此案的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季平，季平说：“高局，情况有变，阀门厂职工集体翻供，不承
认被黑社会打了。”“什么？！”高安河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
题，重重地又问了一遍。“我怀疑有人采取非正常手段，逼阀
门厂职工就范。”季平又说。“怀疑顶屁用，我要的是铁证！”

“高局，这案子得暂缓，免得我们被动。”
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暂缓。望着张朋跟小米汤扬长而

去，高安河恨不得一拳把桌子砸烂。
事实果真如此，阀门厂职工集体翻供，再也不说那天被

打的事。就连工会主席苏进泉，也突然变了口供：“我没挨
打啊，我哪挨了打，是我自己不小心，骑摩托车撞的。”

奶奶的，堂堂公安局长，居然也让人耍！被人耍的还有
吴江华。地条钢事件，吴江华并没住手，她仍在查。吴大欢
嘴巴硬得很，把事儿一个人兜了，怎么审，他也就一句话：

“老子不就造了些钢么，能怎么着，想判你们判啊，不就三五
年，多大个事。”追问他生产的地条钢卖到了哪里了，吴大欢
哈哈大笑：“是你们办案还是我办案啊，查不出来是不，查不
出来你办个啥子案子哟，要不你放了我，我不出三天，就给
你们查出来了。”

这份嚣张劲，气得办案的警察吐血，却又无可奈何。跟
吴大欢过了几招，吴江华认为审下去也是白审，这家伙完全
是老皮条，又涩又硬，不好嚼，必须得另外寻找突破口。于
是她一声令下，开始缉捕吴大欢的弟弟吴大歌。后来在东
州郊区一个叫麻村的村子里，将吴大歌缉捕归案。当时吴
大歌正在耍牌，那天他手气特别臭，连着输了二十几把，
输得他眼都红了，跟他一起耍的建材商老姜劝他：“今天
歇手吧，你扳不回本的。”吴大歌呸了一声，恶恶地瞅老
姜一眼：“再来，老子不信这个邪！”结果再赌，还是输了，
吴大歌身上带的三十万不出两个时辰，就分别装在了老
姜几个人口袋里，后来他跟老姜借，老姜笑着说：“歌老
大，你在场子上也泡了几年了，哪有听说场子上借现的，
改天吧，改天兄弟陪你。”吴大歌靠了一声，还没等老姜
他们看清，猛地掏出一把刀来，架在了老姜脖子上：“屁
话少说，借还是不借？”老姜吓得脸白，打着哆嗦儿说：“做
啥子嘛，不就几个小钱，犯得着？”正僵持着，门被一脚踹开，
进来的是经侦队员。

吴大歌跟他哥哥吴大欢一样硬，不，比他哥哥还硬。
他哥哥还多少说两句话，他就一个字：“靠”，问什么他也
靠你，愣是不交代案情。后来吴江华便从老姜身上下工
夫，老姜不是东州人，是江西人，这人原来也是个正经商
人，做点小本生意，经营小五金，后来认识了吴家兄弟，
尝试着做了几把地条钢，发现甜头大大的，便改弦易辙，
把原来那家小店盘了，在龙溪建材市场租了几间门面，开
始经营钢材。

老姜终于还是没抵挡住警察的轮番审讯，强大的攻势
面前，他垂下了头。据老姜交代，吴家兄弟生产的地条钢，
一半销在了龙溪建材市场，另一半，直接卖给了建筑商。但
吴家兄弟做生意很鬼，比如说跟吴大欢联系的人，吴大歌就
不知道，跟吴大歌联系的人，吴大欢自然也不知道，
别人就更难晓得。

何楚何楚 著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

泛滥成灾的廉价轮子
“请你告诉我，如果你是阿特拉斯四

轮货车公司的管理者，你对供应商会有
什么期望呢？”“可靠。”“完全正确。”“关
注细节。”“没错。”米妮继续说道：“精明
强干，决不会出错。”“对，但是如果尽了
最大的努力，仍然出现了某种问题，又该
怎么办？”“我希望销售人员有能力以最
快的速度将事情处理好。”“对。”麦克斯
补充说：“他必须是我可以信任的人。”

“对了！”“能
够 和 我 以 及
我 的 公 司 建
立 一 种 良 好
的 合 作 关
系。”“绝对正
确。”米妮又
补充道：“还
有，他应该始
终 给 我 最 优
惠的价格。”

先 知 者
不 由 地 喊 了

起来，“你们两个领悟得非常深！”“可
是，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样的人呢？”先知
者耸耸肩，说道：“我也不知道。”

一天，麦克斯闲来无事坐在办公室
里看报纸。他扫了一眼体育新闻，一则
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当他翻过这一
页想把报道读完的时候，发现了一整版
的广告，标题用很醒目的大字印着：轮
子！仅售49.99！麦克斯看到这则广告，
眼睛都瞪大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他马上找到米妮。“看到这个了
吗？”他问道。米妮扫了一眼广告，说：

“看了。这个价格可够低的，并且这种
轮子和我们的非常像。”“米妮，他们是
在克隆我们的轮子！他们雇佣国外的

廉价劳动力制造轮子，然后用大货车运
到咱这儿来倾销！”“咱们去和本谈谈，听
听他的看法。”他们找到了建设者本，此
时他正跟其他人兴高采烈地介绍刚给儿
子巴迪买的运动型战车。

他们走到一旁，麦克斯拿出报纸上
的广告给建设者本看，结果本看过后笑
了起来。本问道：“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
吗？”他们不可能凭这价格把买卖做下
去的！“你肯定？”麦克斯问道。“当然！
以这样的价格，他们不可能提供像我
们这样的高质量的轮子。国外一些企
业的生产批次出了问题，或是库存太
多了，于是决定用这种办法来解决。
情况就是这样。”“噢，那我就放心了，”
米妮说。“不管怎么说，”本继续说，“我
在阿特拉斯四轮货车公司的关系坚如
磐石，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像我那样关
照他们的人。

可是，几年之内，麦克斯、米妮和本
都痛苦地发现，进口自国外的轮子的质
量，并不比麦克斯公司或其他任何轮子
公司的产品差。有些人甚至声称，国外
制造的轮子的质量更高，虽然实际上可
衡量的质量其实差不了多少。然而二者
之间，只有价格是截然不同的。第一车
进口的克隆轮子的售价是50谢克尔，比
麦克斯公司最低的折扣价低了20%。而
且与本的预测相反，卖轮子的人根本没
有赔钱。

在半年的时间里，克隆轮子的价格
又进一步下降到了 39谢克尔。此后又
过了半年，轮子的这一最低点“死海”价
格成了29谢克尔。

虽然每个人都竭力否认最坏的局面
会发生，但它确实开始初露端倪。大量
的小客户开始从麦克斯公司的客户名单
上消失。本说他们走了也好。事实上，

本甚至说：“反正我们也没有从他们身
上赚多少钱，我们还有黄金客户，并且
依然占据着轮子的高端市场，那才是
最令人艳羡的部分，比如阿特拉斯公
司。我们绝不会失去我们希望保持的
客户。”

本又一次拜访阿特拉斯四轮货车公
司的时候，在赛勒斯的桌子上看到了一
份报纸，上面一整版的卓越轮子的广告，
他顿时愣住了：轮子仅售24谢克尔！

本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而此
时他的客户面色就像冥王星的影子那
样沉重。

“最近好吗？”本高兴地问。“我们好
得很，”赛勒斯说。“可是你就不太好了。”
毕比说。“这是为什么？”“本，我们需要谈
谈。我们希望你能明白，我们要说的话
都是对事不对人。”“怎么回事？我们一
起做生意都这么长时间了。如果有问
题，我相信我们可以解决。”“希望如
此。”赛勒斯说。“我们发现，”毕比说，

“大力士货车公司现在开始直接从卓
越购买轮子。他们的整个新生产线上
生产的货车，比起我们同档次的车，价格
低了 10%～15%，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
购买的轮子的价格更低。”“是的，价格低
很多。”“所以，本，我们别无选择。我们
必须采取同样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的
市场份额将会越来越少。”“等一等！坚
持一下！”本挤出一丝微笑说道。“如果这
只是几个谢克尔的问题……”“可这不是
几个谢克尔，本。卓越给我们的报价是
每个轮子22谢克尔，比你的价格整整低
了10谢克尔。”“但是……难道你不明白
吗？他们这样做只是想获得你这笔买卖
而已！”然而，本此时看了看他们脸上的
表情，感到这一次卓越的阴谋很
可能要得逞了。


